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[3] 弗兰西斯·培根曾任朝廷的掌玺大臣等职。本处“说花园”译文引自水天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i[i] 我们回头还将讨论时间是如何压缩的（见下，7.4.3.2.）。P.Szondi (1956) 146-54 比较详细地分析过这
部戏剧的时空结构。 
ii[ii] H.Hoppe (1971) 17。较近期的研究戏剧空间问题的著作有 M.Dietrich (1965)，D.Steinbach (1966)，
C.Leech (1969)，J.Hintze (1969)，W.Flemming (1970)和 A.Ubersfeld (1981) 52-124。 
iii[iii] 引自 H.Hoppe (1971) 65。 
iv[iv] J.M.Lotman (1972) 330。 
v[v] 关于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的空间排列的“视觉意义”（N.Coghill）的分析,见 R. Fricker (1956)。 
vi[vi] P.A.Jorgensen (1948)较为详细地分析了《理查二世》这场戏的垂直对立。 
vii[vii] 见 G.Bachelard (1974)。 
viii[viii] 关于幕后噪音的功能的讨论，见 F.A.Shirley (1963)。 
ix[ix]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大大地受惠于 N.Frye (1949)和 C.L.Barber（1959）的研究成果。 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x[x] R.Hochhuth (1970) 127. 
xi[xi] J.Dingel (1971) 352f. 
xii[xii] K.Ziegler (1954)和 V.Klotz (1969) 45-59。 
xiii[xiii] 《朱丽小姐》，高子英、李之义译，《斯特琳堡选集·戏剧选》第 229-230 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
1981 年 4 月第 1 版。——译者 
xiv[xiv] 同上，第 224-5 页。——译者。 
  同样充满精确细节的室内布置在十九世纪末的感伤剧中也很普遍。见 P.Szondi (1975) 162f 中的分析。又
见 P.Goetsch (1977) 123-61。 
xv[xv] V.Kotz (1969) 120-36。 
xvi[xvi] 斯特林堡对此有详细的论述，见（1966）104。 
xvii[xvii] H.Hoppe (1971)95-178。 
xviii[xviii] 见 W.Habicht(1970)和 E.Burns (1972) 91。 
xix[xix] F.N.Mennemeier（1973）72f.曾以 Arnolt Bronnen 的 Die Geburt der Jugend 为例分析过这一点。 
xx[xx] A.Müller-Belinghausen (1953), R.Stamm (1954). 
xxi[xxi] H.Kindermann (1956). 
xxii[xxii] 见 M.Pfister (1974a) 168-78 ”Die perspektivische Darstellung des Schauplazes”一章。 
xxiii[xxiii] H.Oppel (1954) 209. 
xxiv[xxiv] 我们想附带地提一提在舞台上用布告牌来标明地点的方法。这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上也偶有
所见。 
xxv[xxv] 关于希腊悲剧中后台区域的功能的讨论见 K.Joerden (1960 和 1971)。  
xxvi[xxvi] 关于道具的近期研究有 J.Veltruský(1946), D.Steinbach (1966), J.Dingel (1971), H.Conway (1959), 
H.Hoppe (1971) 和 H.-G.Schwaz (1974)。关于信件作为道具的功能的讨论见 V.Klotz (1972) 3-51。 
xxvii[xxvii] J.L.Styan (1975) 43f。 
xxviii[xxviii] 以下部分借鉴了 P.Pütz (1970) 113-25 中的观点。 
